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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雨，现供
职于宣汉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年过知非，
喜欢读书，喜欢
码字。作品散见
于网络、纸媒。

估谙

何德立，网名“荷叶”，年过四旬，其貌
不扬，心很善良，曾做过超市售货员，现为
社区工作人员，“刘哥”的老婆，“胖子”的
妈。下班之余，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麻，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经
她娓娓道来，则令人捧腹，会心一笑。

德立散打

撬盘子
□朱文建

有一次我们几个出去耍，晌午了走
得一个个皮耷嘴歪，钻进一家苍蝇馆子
就喊老板上菜，也确实是饿慌了。可是
等了半天还没有把菜端上来，再一看，比
我们后来的人都上了一个菜，跟我们喊
的一模一样，老憨号起盘来：“老板，咋个
的嘛，这儿还兴撬盘子嗦！”

老板赶紧跑过来问撬啥子盘子？老
憨指了下那张桌子说：“我们先喊这么久
咋没有来？”老板说错了错了，不好意思
哈。原来是跑堂的小二搞错了，也不好
把人家桌子上的菜再端过来，因为都拈
了两筷子了，口水都有。老板赶紧喊跑
堂的：“快给这几个哥子上菜，看你瓜眉
瓜眼的。”

撬盘子的意思就是，本来不是属于
自己的东西，采取一定的手腕硬从人家
手上夺过来。这又不同于明打明的抢，
比抢要来得温柔一点点，所以就取了个
好听的名字，叫撬盘子。

老憨在去年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一回撬盘子的事。一个朋友托他帮忙找
房子，因为走中介要给一笔不小的中介
费，找他帮忙就省了一笔。何况老憨还
是有点吃得开的，一提起憨扎劲的名号
哪个不晓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牛皮
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老憨很快就
找到了一套巴适的房子，给房东说好，不
要再租给哪个了哈，这个房子我要了！
房东也答应得丁丁然：“要得，你放心
嘛。”害怕不稳当，老憨还给了 200 块的
定金。

等到朋友说要搬过来的时候，这下
才黄了，房东打电话给他说不好意思，房
子租给另一个人了，就麻烦他重新去找
一下房子。为了要老憨相信这一切都是
真的，房东还说那个人先说了的，过了这
么久，以为人家不要了，所以才租给他
的。老憨当场就咆哮起来：“你娃也太不
落教了嘛，说得好好的，定金我都给了，
你又租给人家，我咋个给朋友交待嘛！”
房东说，他也没办法。还说定金退给他，

懂得起的，按双倍赔。
老憨才不稀奇双倍赔，

搞了半天房东纯粹是扯把子
（编故事）。那个人根本就没
有提前看过房子，更不要说
租房子了，只是后来看到房子
可以，地段也合适，就多给了
100块钱一个月，把盘子撬了。老板的算
盘也打得精，一个月多100块，一年就是
1200块，除开赔200块给老憨，也还多挣
1000块钱，瓜娃子才不想多挣钱，所以房
老板就来了这一手。

老憨拍桌子大骂：“敢撬我的盘子。”
他找到那租房子的说，这个房东要

不得，瞎子见钱眼睛开，一分钱都要拿胸
口去贴（视钱如命），趁早还是不要租他
的，不晓哪阵就上了烫灶遭烧。开始说
好的租给他，钱都给了又变了，这种人根
本就不可交。这个人一听也担心，这万
一中间搞个啥子名堂出来就遭了，赶紧
退包袱不租了，200块定金也不要了。老

憨到处下烂药转那个房东，房东的房子
租不出去了，只好跑来下好话：“哥子算
了嘛，这个就是钱惹的祸，都是我的错。”
这下才晓得蛇是冷的，锅儿是铁倒的了。

撬盘子是最不光彩，最不道德，最讨
厌的行为。这种撬盘子还不算，有一种
撬盘子更可恶，人家耍女朋友耍得好好
的，都要说结婚进洞房的话了，侧边的人
阴悄悄就来撬盘子，把人家的女朋友撬
起跑了。说起撬盘子，美国才是老师傅，
新冠疫情来了，啥子朋友通通不认。本
来要运往法国的口罩，直接跑到机场去
撬盘子，给三四倍的价，比现花（现款），
马上运起走。气得法国大骂，连兄弟伙
的盘子都要撬，也太不落教了嘛！

冬夜，窗外寒风呼呼，瑞雪飘飘。刚刚
吃过简单的晚饭，钻被窝睡觉早了点，一家
大小围着灶炕一边烤火，一边听父亲讲故
事。母亲心痛小孩，在柴灰里埋几只红苕、
洋芋，准备烤熟后给孩子补充营养。才埋入
柴灰几分钟，小孩就急齁齁地催促：好了，我
gū’án好了。父亲掌握着火钳，中断正在讲
的故事，一边往火里加柴，一边学着孩子的口
气，慢悠悠地戏谑：早得很，我gū’án还早
得很。

克非《春潮急》十三，“一些做活路的富
裕农民”听到李让“广播党支部号召全体农
民向林方成互助组学习的决议”后，互相打
听、讨论：“说不定村里要发生点变化……”

“啥变化？”“我估谙这回办农业社，他们会
像土改时那样，把一些穷主儿扶起来当顶
梁柱。”文里的“估谙”，应该就是方言里的
gū’án。

估，是形声字，从人，古声，本指物价。
《康熙字典》说：“估《广韵》公戸切，《集韵》
果五切，《正韵》公土切，音古，市税。又论
物货也。”后引伸为估计、估量价格，再引伸
为单纯的估量，估计。谙，读作ān，东汉许
慎的《说文解字》解为：“悉也，从言音声，乌
含切。”南朝顾野王的《玉篇》释为：“知也。”
明代梅膺祚《字汇》注为：“晓也。”不管是
悉，还是知、晓，都是知道、熟悉的意思。白
居易《忆江南》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
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词里的“谙”，就是熟悉。在
普通话语境里分析：估谙，是偏正词，前正
后偏；前面的估是重点、中心，后面的谙是
辅助、补充。解释为：估计知道、估量熟悉；
是估计、猜测之义。

谙（读作án），在四川方言里，不是历
代文字专家注释的悉、知、晓等意思，而是
与“估”同义的猜测。比如：我谙，他应该到
家了！你谙，我们能取胜吗？四川方言里
估谙，不是偏正词，是并列词，估就是谙，谙
便是估，通过同义互注、彼此阐释、相辅相
成，强调估计、猜测的意思。

估谙，似乎只蜀地口语用到，应该是正
宗的四川方言。

翻箱倒柜

我有个好朋友叫小羊，我们从小
一起长大，感情很不错。我刚结婚那
阵，她来德阳找工作，住在我家。有
一天晚上，刘哥小声告状说：“今天我
下班回家，看见小羊在翻我们衣柜。”

“她翻嘛就等她翻嘛，反正你球
钱没有，怕啥子？”

我一个人，一向护短，不容许别
人说我朋友的坏话，哪怕这个别人是
刘哥。

刘哥继续小声说：“她拿了我们
好多毛巾。”刘哥在黑暗中比划着说：

“拿了那么厚一叠。”从刘哥的比划
中，我看出了，如果那叠毛巾有20张
的话，小羊拿走了15张。我在心里暗
骂小羊贪心，拿一半就可以了嘛，整
走我多半。

但是，我嘴上却说：“拿走了就算
了嘛，等二天我发工资给你买那么多。
毛巾又不是黄金，你紧张啥子？反正
你又不爱洗脸，有一张就可以了。”

夏天，我和刘哥去小羊家里耍，
看见了我家的毛巾晾在她家压水井
那里的绳子上。我对小羊说：“这个
毛巾是我们家的。” 说这样的话，并
不是想要回毛巾，只是想友情提示
她，她的行为不好。

小羊笑，仗势我没有抓到她的现
行，理直气壮的反驳我：“开什么玩
笑？啥子毛巾是你们家的？难道我
们这里的集上就没有卖的？”典型的
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指着白色毛巾上的红色五星
和一串数字问：“这是刘哥在西藏当
兵时部队上发的，毛巾上有他们连队
的编号，你当过兵吗？和刘哥是战友
吗？我咋个不晓得呢？”

她笑了，见了棺材也不掉泪，还
反咬我一口说：“哎呀，拿你两条毛巾
有啥子嘛？小气。”

是的，我不能太小气，因为小羊
就不小气，其实她这个人很好的，最
起码她很喜欢我家胖子。前几年，

他们一家人去海南开旅馆，生意爆
好，她经常给胖子买东西，买了不
少，胖子从小到大，一年四季，春夏
秋冬的衣服、冬天的袄子、夏天的
裙子、冬天的棉靴、夏天的凉鞋、上
学的书包，全部都给胖子买好寄过
来。

这次疫情，她的生意大受影响，
大不如从前。那天她打电话给我吐
槽说现在没有营业，没有收入，房租
房贷车贷学费，压力大，恼火啊！

她的儿子已经结婚成家，有一对
双胞胎孙儿，三岁多，这段时间，旅馆
没有生意，她在家里带孙儿。

大忙我帮不到，我说：“欢迎你们
到我这里来耍，我供你们生活。”

她答应考虑一下哈。
晚上，我告诉刘哥我邀请小羊一

家过来耍，可能是小羊带两个小娃娃
过来。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做生意，正
好有时间。

刘哥说：“好啊，欢迎他们来耍。”
我说：“如果他们来了，家里住不

下就住胖子那边去。”
胖子不干说：“哎呀，他们就住你

们那边嘛，如果住我那边，那两个小
娃娃把家里的东西到处翻，到处丢，
我天天难得收拾。”

我说：“胖子，不要这样哈，小羊
阿姨对你那么好，难道你忘了？”

胖子说：“没有，怎么会忘呢？我
只是担心两个小娃娃把我的书到处
拿，到处放，我上班没有时间收拾嘛。”

我保证说：“不会，喊小羊阿姨把
小娃娃看到，不让到处翻就行了。”

刘哥在一边贼笑，说：“喊小羊看
到？她带头翻还差不多，她带着两个
小娃娃翻，小娃娃够不到的，她帮忙
翻箱倒柜，一定会把家里给你翻个底
朝天。”

我说：“没有关系，由她们喜欢，
只要她们高兴就好，翻就翻。一晃都
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上次她来，我们
还没有胖子，现在她都当奶奶了，时
间过得真快啊。”

方言与识字


